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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门宰德派的兴衰与胡塞武装的政治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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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１９６２ 年也门伊玛目政权覆灭后，新生的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政权

推行超越教派的政治模式，导致宰德派被边缘化。 为改善族群生存状况，
宰德派在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寻求复兴，推动了胡塞武装的形成及其与也

门当局历时六年的武装对抗。 “阿拉伯之春”发生后，胡塞武装利用也门政

权过渡时期出现的权力真空，同前总统萨利赫结盟，对抗哈迪新政府。 胡

塞武装借助军事扩张，攻占了包括首都萨那在内的也门多个省区。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起至今，边境安全受到威胁的沙特组建阿拉伯联军对胡塞武装进行军

事打击，双方形成了北南对峙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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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４ 年，也门胡塞武装崛起。 经过十年的发展壮大，胡塞武装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夺

取也门首都萨那，２０１５ 年 ３ 月攻陷也门第二大城市亚丁，并占领了除哈达拉毛

（Ｈａｄｈｒａｍａｕｔ）以外的也门全境，从而导致以沙特为首的阿拉伯联军发起对也门的军

事干涉行动。 近三年间，胡塞武装牢牢控制着也门北部地区，并不时向沙特境内发

射导弹，对沙特本土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胡塞武装的兴起颠覆了也门原有的政治

秩序，也改变了阿拉伯半岛南部的政治格局。 从历史上来看，胡塞武装的兴起与阿

拉伯也门共和国成立后什叶派分支宰德派（Ｚａｙｄｉｓ）社会地位的变迁密切相关。

一、 也门宰德派的历史形成

宰德派，又称五伊玛目派（Ｆｉｖｅｒｓ）①，系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一个分支，以侯赛因②

之孙宰德·本·阿里（Ｚａｙｄ ｂｉｎ Ａｌｉ）的名字命名。 当今的宰德派是仅次于十二伊玛

目派的什叶派第二大分支，也被认为是最接近逊尼派的什叶派分支。 宰德派穆斯林

主要居住在也门北部（扎马尔省以北），约占也门总人口的 ３５％。③

７４０ 年，为反对当时倭马亚王朝的暴虐统治，宰德·本·阿里在伊拉克库法揭竿

而起，开启了宰德派在中东地区的历史。 此后百余年间，宰德·本·阿里的后辈及

其追随者持续发动起义，反抗暴政，但遭到倭马亚和阿拔斯王朝的残酷镇压，宰德派

遂被迫转移到里海沿岸及马格里布等边远地区，最终于 ９ 世纪末在也门北部扎根，并
延续至今。

早期的宰德派分为巴特尔派（Ｂａｔｒｉｙｙａｈ）和贾鲁德派（ Ｊａｒｕｄｉｙｙａｈ）。 巴特尔派以

宰德·本·阿里的思想为基础，承认哈里发艾布·伯克尔（Ａｂｕ Ｂａｋｒ）和欧麦尔

（Ｕｍａｒ ｂｉｎ ａｌ⁃Ｋｈａｔｔｂ）的合法性，认为他们与阿里（Ａｌī ｂｉｎ Ａｂī Ｔｌｉｂ）相比是逊色的

伊玛目，强调圣裔家族（Ａｈｌ ａｌ⁃Ｂａｙｔ）的宗教知识来自学习而非天启。 贾鲁德派与什

叶派一样，拒绝承认阿里之前的三任哈里发的合法性，强调圣裔家族具有与生俱来

的宗教权威。 贾鲁德派出现前，宰德派信奉的都是巴特尔派的教义。 ８ 世纪末，贾鲁

德派兴起后，宰德派内部出现分裂，此后贾鲁德派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８９７ 年，哈迪·叶海亚（Ｈｄī Ｙａｈｙ）在也门北部建立了以萨达（Ｓａ ｄａ）为中心的

宰德派伊玛目国家，奠定了也门什叶派和逊尼派北南分立的教派格局。 １１ 世纪中叶

苏莱赫王朝（Ｓｕｌａｙｈｉｄ Ｄｙｎａｓｔｙ）兴起后，宰德派开始衰落。 １１３８ 年，伊玛目穆塔瓦基

勒·艾哈迈德（ａｌ⁃Ｍｕｔａｗａｋｋｉｌ Ａｈｍａｄ）带领宰德派重新崛起。 此后的 ４００ 年间，宰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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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赛因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外孙、第四任正统哈里发阿里的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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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国家先后与阿尤布王朝（Ａｙｙｕｂｉｄ Ｄｙｎａｓｔｙ）、拉苏勒王朝（Ｒａｓｕｌｉｄ Ｄｙｎａｓｔｙ）和塔希

尔王朝（Ｔａｈｉｒｉｄ Ｄｙｎａｓｔｙ）爆发过数次战争。
也门宰德派的学说建立在贾鲁德派和穆尔太齐赖派的教义基础上，以开国伊玛

目叶海亚的尊号命名，被称为哈达维派（Ｈａｄａｗｉｙｙａ）。 宰德派认为，号召群众反抗暴

政、具备杰出宗教知识和优秀品德的圣裔哈桑和侯赛因的后代才有资格出任伊玛

目。 宰德派允许多位伊玛目同时共存或某段时间内没有伊玛目存在，否认伊玛目的

不谬性，拒绝“塔基亚（ ｔａｑｉｙｙａ）”①原则，不承认马赫迪隐遁和复临，反对苏菲主义和

临时婚姻（ｎｉｋａｈ ｍｕｔ ａ）。 宰德派主张“迁徙说（Ｈｉｊｒａｈ）”，认为非宰德派统治者对其

统治下的穆斯林存在偏见时，受到歧视的穆斯林有义务迁徙他处生活。 １５ 世纪初开

始，宰德派势力受也门南部实力雄厚的逊尼派王朝（拉苏勒王朝和塔希尔王朝）影

响，开始出现“逊尼化”趋势。 随着卡西姆王朝（Ｑａｓｉｍｉｄ Ｄｙｎａｓｔｙ）时期伊玛目的继承

方式改为世袭制，统治阶层为维护政权合法性，进一步向逊尼派靠拢，该时期南北也

门之间的频繁交流也推动了宰德派的逊尼化进程。 卡西姆王朝中后期，教法学家沙

乌卡尼（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ａｌ⁃Ｓｈａｗｋｎī）大力推广正统逊尼派思想，对宰德派进行打压，导
致也门的宗教格局发生变化。

１６ 世纪中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入侵也门后，宰德派遭受重创。 宰德派伊玛目

曼苏尔·卡西姆（ａｌ⁃Ｍａｎｓūｒ ａｌ⁃Ｑｓｉｍ）成功领导了反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侵略的斗

争，首次攻占逊尼派居住的也门南部地区，建立了统一也门全境的卡西姆王朝，宰德

派进入了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卡西姆王朝中后期，伊玛目改为世袭制，政治腐败

蔓延，中央政权对各地控制减弱，沿海地区一度被埃及和英国占领。 １８７２ 年，奥斯曼

土耳其帝国第二次入侵也门，卡西姆王朝覆灭。 然而，卡西姆家族统治的终结并未

削弱宰德派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反抗斗争。 １９０４ 年， 叶海亚 （ Ｙａｈｙ ｂｉｎ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Ｈａｍīｄ ａｌ⁃Ｄīｎ）继承父亲穆罕默德（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ｂｉｎ Ｙａｈｙ Ｈａｍīｄ ａｌ⁃Ｄīｎ）
衣钵，成功抵御了奥斯曼土耳其人的侵略。 １９１１ 年，叶海亚与奥斯曼土耳其签订《达
安条约》，在也门北部重建宰德派政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叶海亚接管了奥斯

曼土耳其帝国在也门的势力范围，建立穆塔瓦基利亚王国（Ｍｕｔａｗａｋｋｉｌｉｔ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
１９６２ 年，也门军人发动政变，推翻伊玛目家族政权，建立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终结了

宰德派在也门北部长达千余年的统治。

二、 当代也门宰德派的地位演变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政权建立后不久，宣布废除基于血缘和教派的歧视性政策，

·０５·

① “塔基亚”是指穆斯林在受到迫害时，可以隐瞒自己的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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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夺了宰德派和圣裔家族的合法权威，赋予逊尼派平等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①宣扬

包容性宗教政策。 在此背景下， 宰德派内部出现分裂。 以萨拉勒 （ Ａｂｄｕｌｌｈ
ａｌ⁃Ｓａｌｌｌ）、伊尔亚尼（Ａｂｄａｌ⁃Ｒａｈｍｎ ａｌ⁃Ｉｒｙｎī）、加什米（Ａｈｍａｄ ａｌ⁃Ｇｈａｓｈｍī）、萨利赫

（Ａｌī Ａｂｄｕｌｌｈ Ｓｌｉｈ）等为代表的共和派总统强调，世俗的政治利益和部落认同已远

比宗教认同更加重要。 该派虽仍以宰德派自居，但拒绝服从或拥护圣裔家族的伊玛

目，批判为伊玛目统治提供合法性依据的正统宰德派，吸收萨拉菲主义思想，什叶派

特征明显弱化。 与此同时，以哈米德丁（Ｈａｍīｄ ａｌ⁃Ｄīｎ）家族及其追随者为代表的“亲
王室派” 则同共和国政权开展对抗。 １９６２ 年 ９ 月，伊玛目巴德尔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ａｌ⁃Ｂａｄｒ）因受到政府打压逃离也门，而流亡美国的巴德尔的叔叔叶海亚（Ｈａｓａｎ ｂｉｎ
Ｙａｈｙ）则回到国内，帮助哈米德丁家族在也门北部高地重整旗鼓，挑战共和国政权。
在意识形态上，亲王室的巴德尔及其支持者的思想更接近正统宰德派的教义。

军事政变后，共和派担心沙特或英国干涉，遂请求埃及介入。 １９６２ 年 １０ 月，数
千埃及士兵乘船抵达荷台达（Ｈｕｄａｉｄａｈ），②此举被沙特视为对周边安全的巨大威胁。
沙特迅速武装支持穆塔瓦基利亚王国的流亡领导人，同支持哈米德丁家族的部落结

盟，控制了也门北部高地的大部分领土，长达 ８ 年的北也门内战就此爆发。 １９６７ 年

起，沙埃关系缓和，也门形势逐渐朝着有利于政治和解的方向发展。 １９７０ 年 ３ 月，南
北也门代表在沙特吉达达成结束对抗的和解协议。 在排除哈米德丁家族参政的前

提下，共和派同意接受部分亲王室派军政高层参与政治，保留其在也门北部各省的

权力基础。③ ７ 月，沙特承认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承诺给予援助，北也门内战告终。
从穆塔瓦基利亚王国倒台到内战结束，除伊玛目家族本身外，几乎所有的宰德

派都融入了新生的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只是融入时间先后、融入程度以及融入方式

存在差异。
１９７０ 年北也门内战结束后，宰德派聚居的萨达省迎来了和平时期，社会经济发

展回归正常轨道，但宰德派的政治地位却逐渐下滑。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也门北部

加强了同外部世界的联系。 １９７３ 年，也门政府启动了首个三年经济发展计划。 １９７９
年，萨达通往萨那的公路建成，城际交通的便捷使得两地间原本 １０ 个小时的车程被

缩短至 ４ 个小时。 与此同时，北也门农业发展迅速。 沙特国内对农产品居高不下的

需求量刺激了萨达小麦、高粱等农作物的种植。 该时期，萨达省近一半的男性开始

参与同沙特的跨境贸易，汽车、电视、收音机、录像带等各色商品开始涌入这一地区。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大量也门人开始前往海湾产油国务工，也门的侨汇收入大幅增

加，占该时期北也门国内生产总值的 ２０％。 至八十年代中期，在国外工作的北也门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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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ｂｅｒｔ Ｗ． Ｓｔｏｏｋｅｙ， Ｙｅｍｅ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Ｙｅｍｅｎ Ａｒａｂ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Ｂｏｕｌｄｅｒ： Ｗｅｓｔ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８，
ｐ． ２３３．

Ｉｂｉｄ．， ｐ． ２３１．
郭宝华：《中东国家通史：也门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２０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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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量已超过 ３８ 万，相当于该地区成年男性总数的四分之一。①

跨境贸易的发展和劳务人员的大量输出，使得北也门的宰德派积累起大量财

富，导致也门北部省份与中央政府逐渐疏离。 据称，当时沙特出资修建了萨达地区

唯一的一所医院，而也门总统在 １９７０ 年北也门内战结束二十余年后才首次访问萨

达。② 也门经济的发展，并不能改变国内资源稀缺的现实，也门工业发展滞后，电力、
饮用水、教育和医疗服务稀缺，北部地区民众的生存状况始终堪忧。 时任也门总统

萨利赫曾承诺，将在 １９８６ 年实现萨达同也门全国电网并网，但这一目标直到 １９９２ 年

都未实现。③

在经济层面，经济交往促进了社会变革，也门国内跨部落的交流开始增多，地区

归属感的提升削弱了传统的部落认同，部落酋长开始将精力放在发展同政府间的关

系上，其中不少酋长甚至常年居住在首都萨那。 同时，社会阶层发生了巨大变化，原
先处于社会下层的低级别部落和商人利用土地和市场积累财富，向政府靠拢获取权

力，使得也门的贫富差距逐渐拉大，这导致处于社会上层的圣裔家族和宰德派社群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失去了原有的地位。
在政治层面，宰德派的处境也不容乐观。 也门政府加强国家团结和推进现代

化，推行去教派化的融合政策，将圣裔家族的天然权威视为对统治阶层的威胁，因而

在政治和宗教学术领域全面压制宰德派的教义思想，限制该派的活动。 为此，也门

政府加强同支持共和派的部落之间的关系，不仅给予这些部落资助和便利，还为部

落酋长安排公职以换取他们的支持，逐渐将支持亲王室派的部落边缘化。
在宗教层面，萨拉菲主义在也门境内的传播对宰德派的宗教认同产生了影响。

海湾战争后，沙特遣返了大量也门劳务人员，这批也门劳工在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

家工作期间，或多或少地接受了海湾地区萨拉菲主义的保守思想。 与此同时，大批

参加 １９７９ 年阿富汗战争的也门籍“圣战”分子也陆续回国。 劳务人员和“圣战”分子

将激进或极端的教义思想一同带回也门国内，开始在清真寺和公立学校中宣扬这些

思想，吸引了大批处于社会底层的穆斯林。④ 一方面，对宰德派的穆斯林青年而言，
由于长期受到官方压制，其对正统宰德派教义认同度不高，难以抵御外来的萨拉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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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影响。 另一方面，大量沙特宗教人士开始在沙特政府或商人的资助下前往也

门北部从事宣教活动，大量宣传海湾地区保守伊斯兰教义的出版物开始流入也门境

内，而跨境贸易更为沙特向也门北部提供资金和宣传这些思想提供了便利。
在萨拉菲主义从外部输入的同时，也门本土的萨拉菲思想也在迅速发展。 当

时，总统萨利赫将伊斯兰主义思想作为对抗在南也门广泛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有

力武器。 １９７９ 年以来，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也门分支“伊斯兰阵线（Ａｌ⁃Ｊａｂａｈａｈ
ａｌ⁃Ｉｓｌｍｉｙｙａｈ）”在北也门政府的支持下发展迅速。① 南北也门统一后，“伊斯兰阵

线”逐渐发展为萨拉菲“改革党（Ｈｉｚｂ ａｌ⁃Ｉｓｌｈ）”，艾哈迈尔（Ａｂｄｕｌｌｈ ｂｉｎ Ｈｕｓａｙｎ ａｌ⁃
Ａｈｍａｒ）和穆赫辛（Ａｌī Ｍｕｈｓｉｎ）等人利用改革党强化自身政治地位，同社会主义政党

开展对抗，与宰德派保持距离。②

同期，在穆兄会宗教指导部的支持和沙特的资助下，萨拉菲主义者建立了一批

同也门国家教育系统平行、独立运转的宗教学校，邀请苏丹、埃及、沙特等国宗教学

者前来授课。③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位于萨达市东南的 “圣训宫 （ Ｄｒ ａｌ⁃
Ｈａｄīｔｈ）”，该校由瓦迪伊（Ｍｕｑｂｉｌ ａｌ⁃Ｗｄｉ‘ ī）建立，可以容纳 １，０００ 多名学生同时学

习。④ １９９３ 年，改革党和也门穆兄会领导人津达尼（Ａｂｄｕｌｌｈ ａｌ⁃Ｍａｊīｄ ａｌ⁃Ｚｉｎｄｎī）在
萨那建立信仰大学（Ｊｍｉａ ａｌ⁃ｍｎ），培养也门本土的萨拉菲主义学者。 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信仰大学的毕业生已经遍布也门各地，在传播萨拉菲思想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
总体而言，北也门内战结束后，在沙特的大力推动和伊斯兰主义在地区广泛传

播的背景下，也门的萨拉菲主义运动发展迅速。 处于社会转型和代际交替的也门政

治精英依靠萨拉菲运动巩固政治权力和维护自身利益，进一步促进了萨拉菲主义在

该国境内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失衡，引起了宰德派的警惕、不满与反抗。

三、 胡塞武装的兴起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为扭转衰落局面，也门宰德派开始在政治和社会两大领域

推行一系列措施。
１９９０ 年，以穆艾叶迪（Ｍａｊｄ ａｌ⁃Ｄīｎ ａｌ⁃Ｍｕａｙｙｉｄī）和巴德尔丁·胡塞（Ｂａｄｒ ａｌ⁃Ｄī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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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Ｈūｔｈī）为首的宰德派宗教精英成立真理党（Ｈｉｚｂ ａｌ⁃Ｈａｑｑ），旨在提升宰德派的政

治参与，对抗萨拉菲主义对宰德派教义的冲击。 真理党总书记沙米 （Ａｈｍａｄ
ａｌ⁃Ｓｈｍī）曾将萨拉菲主义形容为“帝国主义的孩子”，呼吁抵制沙特意识形态的“强
势入侵”。① 然而，由宗教精英控制的真理党同宰德派新生代严重脱节，甚至为获得

政府支持主动放弃了伊玛目体制、圣裔家族武装起义的合法性等宰德派核心教义，②

导致许多宰德派成员在意识形态方面并不认同真理党的主张，真理党的局限性逐渐

凸显。 在 １９９３ 年也门议会选举中，侯赛因·胡塞 （Ｈｕｓａｙｎ ａｌ⁃Ｈūｔｈī） 和拉扎米

（Ａｂｄｕｌｌｈ ａｌ⁃Ｒａｚｚｍī）仅为真理党赢得两个议席。③ 四年之后，真理党在议会选举中

未能赢得任何席位，侯赛因·胡塞宣布退出真理党，专注于“青年信仰者（ Ｓｈａｂａｂ
Ａｌ⁃Ｍｕｍｉｎｉｎ）”组织的活动。④

真理党政治参与的尝试虽以失败告终，但为也门宰德派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前期，巴德尔丁·胡塞编写的宗教宣传物开始在萨达等地广为流传，鼓
励新生代宰德派穆斯林投身宗教学术和教育活动，参与编辑和修订宰德派的出版

物。 以伊赞（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Ｉｚｚｎ）为代表的宰德派宗教学者开始在萨达、焦夫和萨那重

开共和国初期遭关闭的宰德派学校。 其中，伊赞在萨达开设了一所以 １９ 世纪宰德派

“烈士”萨马维（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ａｌ⁃Ｓａｍｗī）命名的学校。 萨马维正是经沙乌卡尼批准、
被伊玛目阿卜杜拉（ａｌ⁃Ｍａｈｄī Ａｂｄｕｌｌｈ）下令处死的宰德派人物，⑤以萨马维命名学

校凸显了宰德派的政治抗争思想。
１９９４ 年，伊玛目宰德·本·阿里文化基金会在萨那成立。 该基金会旨在通过保

存、编辑、数字化、出版宰德派历史手稿和举办宗教学术讲座，宣传宰德派宗教传统，
推动也门宰德派宗教认同的恢复与传承。 在欧美学术机构的资助下，该基金会同各

方共同发起了“也门手稿数字化倡议（Ｙｅｍｅｎ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 Ｄｉｇ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确立

了保存、传播宰德派历史、宗教和文化遗产的任务。⑥

在宰德派的复兴运动中，“青年信仰者”组织表现活跃。 该组织由伊赞和贾德班

（Ａｂｄ ａｌ⁃Ｋａｒīｍ Ｊａｄｂｎ）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创立，于 ９０ 年代逐渐兴起。⑦ “青年信仰

者”以夏令营的方式举办研习班，不限于传授宗教知识，而是将宗教学习与文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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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旅行相结合，在活动中增加宰德派青年的认同感。 “青年信仰者”主张吸收不同部

落和社会阶层的理念，使得各部落领袖纷纷将本部落的年轻成员送到夏令营学习。
也门萨利赫政府出于遏制萨拉菲主义在国内的过度传播、压制真理党等政治考量，
曾一度对“青年信仰者”提供支持。 “青年信仰者”组织向参与夏令营的青年发放营

员卡，邀请宰德派宗教学者开办讲座，提升营员对宰德派教义的认同。①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当时颇具声望的也门议会议员侯赛因·胡塞及其家族控制着“青年信仰

者”的话语权。 经过 １０ 年的努力，胡塞家族成功实现了宰德派宗教精英和穆斯林青

年之间的良性互动，也门北部宰德派年轻人的身份认同逐渐增强，成为之后胡塞武

装兴起的重要基础。
“青年信仰者”社会网络的扩大，引起了萨利赫政府对其过度扩张的担忧。 萨利

赫遂部分解除了政府对萨拉菲主义者的压制，伙同改革党和北部地区一些部落酋长

限制“青年信仰者”的各类活动，激化宰德派与萨拉菲主义者之间的冲突。 受此影

响，“青年信仰者”内部产生了分歧，以侯赛因·胡塞为代表的领导人主张通过更加

强硬的方式应对，而持温和观点的领导人则选择退出。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内忧外患

的“青年信仰者”组织社会活动明显减少，但抗争情绪却在不断上升。 胡塞家族的血

缘关系和建立的庞大社会网络使其具备了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 胡塞家族中不同

年龄段的成员分别同哈希德、巴基勒等也门部落实行家族联姻，因而受到众多部落

的支持。 血缘纽带和宗教认同成为胡塞武装兴起的两大关键因素。
当代胡塞家族领导人巴德尔丁·胡塞 １９２２ 年生于也门达赫延（Ｄａｈｙｎ），其父

阿米尔丁·胡塞（ｍｉｒ ａｌ⁃Ｄīｎ ａｌ⁃Ｈūｔｈī）和叔叔哈桑·胡塞（Ｈａｓａｎ ａｌ⁃Ｈūｔｈī）都是当地

广受尊敬的宰德派学者。 青年时期的巴德尔丁·胡塞曾向穆塔瓦基利亚王国时期

的众多宗教学者求教。 二十多岁时，他先后同当地部落和圣裔家族进行政治联姻，
育有六子，其子都参与过“青年信仰者”的工作，在圣裔家族、当地部落和普通穆斯林

中享有较高声望。 十余年后，巴德尔丁·胡塞又先后娶了一名部落女子和一名圣裔

家族女子，并生下至少 ７ 个儿子，其中包括胡塞武装前领导人侯赛因·胡塞和现领导

人阿卜杜·马利克·胡塞（Ａｂｄ ａｌ⁃Ｍｌｉｋ ａｌ⁃Ｈūｔｈī）。②

２０００ 年，侯赛因·胡塞结束了在苏丹喀土穆大学为期一年多的《古兰经》学习后

回到也门，随后通过讲学、传播音视频和散发宣传册等方式强化萨达地区穆斯林的

宗教认同。 ２００４ 年侯赛因·胡塞在武装冲突中被政府军打死后，他的宣教材料在萨

达宰德派穆斯林中仍广泛传播，壮大了胡塞武装的势力。③

·５５·

①

②
③

Ｂａｒａｋ Ｓａｌｍｏｎｉ， Ｂｒｙｃｅ Ｌｏｉｄｏｌｔ ａｎｄ Ｍａｄｅｌｅｉｎｅ Ｗｅｌｌｓ， Ｒｅｇｉｍ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Ｙｅｍｅｎ Ｔｈｅ Ｈｕｔｈｉ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ｐｐ． ９８－９９．

Ｉｂｉｄ．， ｐｐ． １０３－１０４．
Ｉｂｉｄ．， ｐ． 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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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 年和 ２００３ 年，美国先后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引发了宰德派对美国的批

评。① 反美情绪遂成为侯赛因·胡塞进行社会动员的重要工具，并在话语层面将宰

德派复兴与中东地区兴起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相融合，呼吁穆斯林联合起来对抗西方

霸权主义及与之相互勾结的阿拉伯国家统治者，为整个穆斯林社群的利益进行抗

争，追求公平正义的伊斯兰道路。 侯赛因·胡塞将伊斯兰教称为“和平的宗教”，但
不接受同“真主的敌人”实现和平。 他将犹太复国主义视为“癌症”，将美国称为“大
撒旦”，在每周五的聚礼日演讲中以“真主至大！ 美国去死！ 以色列去死！ 犹太人应

被诅咒！ 胜利属于伊斯兰！”结束演讲，这句话后来成为胡塞武装的口号并延续至

今。 在政治上，侯赛因·胡塞接近伊朗的立场，他曾将真主党称为“圣战的领袖”，获
得了当地诸多部落和社会阶层的支持。②

虽然侯赛因·胡塞从未明确表示要重建伊玛目体制，也从未公开谴责过也门总

统萨利赫，甚至表示宰德派反抗暴君的传统在现代社会中应通过和平手段实现。③

虽然他在 ２００４ 年写给萨利赫总统的公开信中表示：“我没有与你作对，我欣赏你的

成就。 我所履行的只是对抗伊斯兰的敌人的庄严民族责任。”④但当他的口号出现在

首都萨那街头时，萨利赫政权感到空前不安，也门政府和改革党遂将胡塞家族及其

支持者定性为伊朗支持下的极端什叶派，称其活动是外部势力颠覆也门政权和什叶

派势力进行扩张的实践。⑤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萨利赫总统在朝觐途中经过萨达并发表聚礼日演讲，遭到了当地

宰德派的抵制，人们高呼侯赛因·胡塞的口号表达对萨利赫的不满。 作为回应，也
门官方随即逮捕了 ６００ 多名闹事者。⑥ 事后，萨达当局和也门政府多次要求同侯赛

因·胡塞会面，商讨解决方式，均遭拒绝。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１８ 日，萨那大清真寺再次发

生抗议事件，也门政府逮捕了 ６４０ 余人，同时向侯赛因·胡塞发出逮捕令，并派军队

前去萨达执行逮捕行动。 然而，三名执行任务的士兵却在萨达城外被杀，萨利赫随

即动用战斗机对胡塞家族据点进行轰炸。⑦

·６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Ａｙｍａｎ Ｈａｍｉｄｉ， “ 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Ｙｅｍｅｎ： Ｈａｕｎｔ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 Ｕｎｓｔａｂｌｅ Ｍｏｒａｌ
Ｓｐａｃｅｓ，” ｐ． １６９．

Ｂａｒａｋ Ｓａｌｍｏｎｉ， Ｂｒｙｃｅ Ｌｏｉｄｏｌｔ ａｎｄ Ｍａｄｅｌｅｉｎｅ Ｗｅｌｌｓ， Ｒｅｇｉｍ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Ｙｅｍｅｎ Ｔｈｅ Ｈｕｔｈｉ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ｐｐ． １１９－１２１．

Ａｙｍａｎ Ｈａｍｉｄｉ， “ 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Ｙｅｍｅｎ： Ｈａｕｎｔ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 Ｕｎｓｔａｂｌｅ Ｍｏｒａｌ
Ｓｐａｃｅｓ，” ｐ． １６９．

Ｂａｒａｋ Ｓａｌｍｏｎｉ， Ｂｒｙｃｅ Ｌｏｉｄｏｌｔ ａｎｄ Ｍａｄｅｌｅｉｎｅ Ｗｅｌｌｓ， Ｒｅｇｉｍ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Ｙｅｍｅｎ Ｔｈｅ Ｈｕｔｈｉ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ｐ． １２２．

Ａｙｍａｎ Ｈａｍｉｄｉ， “ 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Ｙｅｍｅｎ： Ｈａｕｎｔ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 Ｕｎｓｔａｂｌｅ Ｍｏｒａｌ
Ｓｐａｃｅｓ，” ｐ． １７０．

Ｌｕｃａｓ Ｗｉｎｔｅｒ，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ｉｎ Ｙｅｍｅｎ： Ｓｉｍｐｌ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 １８， Ｎｏ． １， ２０１１， ｐ． １０３．

《也门胡塞派：国际转型视野下的宗派野心》 （阿拉伯文），萨那：阿拉伯半岛研究中心 ２００８ 年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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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宰德派为主的萨达穆斯林出于对本族群生存现状的不满，在反美、反以、反霸

权主义情绪的作用下，打着自卫的旗号，投身长达 ６ 年的萨达战争，撬动了也门的政

治格局。 侯赛因·胡塞凭借突出的个人魅力、家族声望及社会影响力，成为政治反

抗运动“真主支持者（Ａｎｓｒ Ａｌｌｈ）” 的核心人物，该运动被国际社会称为 “胡塞

武装”。

四、 也门乱局与胡塞武装的扩张

历时六年的萨达战争加速了胡塞武装的兴起。 萨达战争大致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２００４ 年 ６ 月至 ９ 月。 在该阶段，也门政府的主要任务是逮捕或除掉

胡塞武装领导人侯赛因·胡塞。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在政府军的攻势下，侯赛因·胡塞负

伤投降，后被政府处死。① 政府军随后停止了军事行动。 也门当局希望侯赛因·胡

塞之死能在胡塞武装内部起到震慑和分化的效果，削弱组织的反抗和叛乱活动。 但

事与愿违，冲突造成的当地大量部落成员和平民伤亡使得更多部落选择站在了萨利

赫的对立面。 侯赛因·胡塞死后，其父巴德尔丁·胡塞继续其子的事业。 两年后，
年迈的巴德尔丁将领导权移交给小儿子阿卜杜·马利克·胡塞。

第二阶段：２００５ 年 ３ 月至 ４ 月。 进入 ２００５ 年后，萨利赫政权一改之前释放囚

犯、停止抓捕胡塞武装成员的承诺，态度趋于强硬，只同意给予巴德尔丁·胡塞本人

豁免权，②招致胡塞武装不满。 为平息内部不满，巴德尔丁·胡塞在萨达发动了针对

政府官员的袭击，政府军则动用重型装备予以回击，试图消灭胡塞武装主要领导人。
同年 ４ 月，政府军基本控制了胡塞武装的据点，武装冲突暂告一段落。③

第三阶段：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胡塞武装对哈富吉

（ａｌ⁃Ｋｈａｆｊī）地区的一个检查站发动袭击，政府军随即对胡塞武装领导人藏匿的平民

区进行轰炸，局势再次陷入紧张。 在多个回合的交战中，也门政府军重点对胡塞势

力聚集的地区进行轰炸。 胡塞武装则不时偷袭政府军和边防部队，并对多名政府官

员实施暗杀行动。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萨利赫政府试图寻求和解，随着圣裔家族成员叶海

亚·沙米（Ｙａｈｙ ａｌ⁃Ｓｈｍī）被政府任命为萨达省省长，战事暂时告停。
第四阶段：２００７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２００７ 年年初，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谈判

失败，双方间再次爆发冲突。 此次冲突历时最久，造成 ３，０００ 多人死亡。 政府军动用

大量兵力，使用先进武器，对胡塞武装盘踞的地区进行了大规模轰炸。 胡塞武装则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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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游击战，躲避政府军的空袭。①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在卡塔尔的斡旋下，冲突双方实现

停火。 胡塞武装虽遭受重大损失，但成功阻止了政府军的攻势并扩大了自身影响

力，一些被政府军误伤的部落开始投靠胡塞武装。②

第五阶段：２００８ 年 ５ 月至 ６ 月。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 日，萨达市本·萨勒曼清真寺

（Ｊｍｉ ｂｉｎ Ｓａｌｍｎ）发生摩托车炸弹袭击，造成 １５ 人死亡。 袭击发生后，也门政府指

责胡塞武装策划袭击案，但胡塞武装予以否认。 不久后，双方间再次爆发冲突，政府

军试图以此打破胡塞武装对其北部驻军的封锁。③ 同年 ６ 月 １７ 日，萨利赫政府单方

面宣布停火。 多年的武装冲突和多次单方面停火使萨利赫政府同也门军方产生罅

隙，而此间“南方运动（Ａｌ⁃Ｈｉｒｋ ａｌ⁃Ｊａｎūｂｉｙｙ）”④和“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的扩张更

是让萨利赫腹背受敌。
第六阶段：２００９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７ 名胡塞武装支持者被政

府判处死刑。 同月，９ 名外国人在也门北部遭绑架，其中 ３ 人被杀，政府和胡塞武装

互相指责绑架是对方所为。 面对舆论压力，同年 ８ 月，萨利赫决定全力出击，发布 ５５
人通缉名单，发动代号为“焦土”的军事行动，沙特军队首次介入，但之后行动却草草

收场。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为应对“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与日俱增的威胁，萨利赫宣布结

束在萨达省的军事行动，阿卜杜·马利克·胡塞表示接受停火。
２０１１ 年初，“阿拉伯之春”蔓延至也门境内，长期对抗政府的胡塞武装成为也门

国内不满现状的民众的代言人。 胡塞武装同包括“南方运动”在内的反政府运动建

立联系，在萨达山区以外获得的支持显著增加。 胡塞武装利用萨利赫政府应对国内

抗议运动的契机，迅速占领萨达全省，单方面任命省长并征收税款。⑤ 同年 ７ 月至 １１
月间，胡塞武装又攻下焦夫（ Ｊａｗｆ）和哈杰（Ｈａｊｊａｈ）两省，打通了出海口，对首都萨那

形成直接威胁。 在萨利赫匆忙将总统职位移交给副总统哈迪（Ａｂｄ Ｒａｂｂｕｈ Ｍａｎｓūｒ
Ｈｄī）后，也门政府和军队之间互不信任，也门政治陷入混乱和无序。 此后的两年

间，胡塞武装多次与改革党及其支持的萨拉菲民兵组织爆发冲突。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美
国电影《穆斯林的无知》（ Ｉｎｎｏｃ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ｕｓｌｉｍｓ）引发萨那街头大规模反美游行，胡塞

武装利用游行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力。 但当胡塞武装试图加入也门“全国对话会议”
和宪法起草委员会时，却遭到改革党领导人穆赫辛的阻拦。

·８５·

①

②
③
④
⑤

Ｂａｒａｋ Ｓａｌｍｏｎｉ， Ｂｒｙｃｅ Ｌｏｉｄｏｌｔ ａｎｄ Ｍａｄｅｌｅｉｎｅ Ｗｅｌｌｓ， Ｒｅｇｉｍ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Ｙｅｍｅｎ Ｔｈｅ Ｈｕｔｈｉ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ｐｐ． １４３－１４６．

Ｉｂｉｄ．， ｐ． １４８．
Ｌｕｃａｓ Ｗｉｎｔｅｒ，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ｉｎ Ｙｅｍｅｎ： Ｓｉｍｐｌ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 ｐ． １０４．
始于 ２００７ 年的南也门分离主义运动，试图让南也门重回 １９９０ 年也门统一前的独立状态。
“Ｔｈｅ Ｈｏｕｔｈｉｓ： Ｆｒｏｍ Ｓａａｄａ ｔｏ Ｓａｎａａ，”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 １５４，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Ｇｒｏｕｐ， Ｊｕｎｅ １０， ２０１４， ｐ． 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ｒｉｓｉｓｇｒｏｕｐ． ｏｒｇ ／ 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ｎｏｒｔｈ⁃ａｆｒｉｃａ ／ ｇｕｌｆ⁃ａｎｄ⁃ａｒａｂｉａｎ⁃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 ／
ｙｅｍｅｎ ／ ｈｕｔｈｉｓ⁃ｓａａｄａ⁃ｓａｎａａ，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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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改革党任人唯亲、排斥萨利赫旧部的现实，①使得萨利赫及其领导下

的“全国人民大会党”与同样受到改革党排挤的胡塞武装结盟，共同对抗领导改革党

的艾哈迈尔家族和阿里·穆赫辛。 长期以来对艾哈迈尔家族权力垄断心存不满的

哈希德部落酋长，转而支持胡塞武装或保持中立。 受到沙特资助的改革党和艾哈迈

尔家族，因同卡塔尔关系密切和反对萨利赫政府的立场，使得沙特停止了对其的援

助。② 在此背景下，胡塞—萨利赫联盟在同改革党的对抗中很快占据了优势。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也门“全国对话会议”批准将也门划分为六部分的联邦计划，但遭

到胡塞势力的反对。 为避免自身影响力遭该计划削弱，胡塞武装诉诸军事手段，在
阿姆兰、哈杰等省连续发动武装行动并接连告捷。 同年 ２ 月，胡塞武装攻占艾哈迈尔

家族的家乡哈米尔（Ｋｈａｍｉｒ）。 ６ 月，胡塞武装及其盟友同哈迪政府达成停火协议。
然而，７ 月哈迪政府决定削减燃油补贴，引发民众不满，胡塞武装借机以对抗腐败政

权为由，继续向南进军。 在击溃改革党武装后，胡塞武装于 ９ 月 ２１ 日夺取首都萨那，
占领信仰大学和也门军方第一装甲师基地，对国家机关实行控制，而政府军则选择

袖手旁观。③ 在联合国特使贾马尔·贝诺马尔（Ｊａｍａｌ Ｂｅｎｏｍａｒ）的调解下，胡塞武装

同哈迪政府签订协议，组建联合政府。④

然而，协议的签订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及其盟友扩张的步伐，胡塞武装在夺取荷

台达后，在中南部与当地的“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武装发生激烈交火。 同时，在萨

那城中，胡塞武装与哈迪政府摩擦不断，多次通过暴力手段干预政府工作。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４ 日，胡塞武装对哈迪政府提出的新宪法草案⑤严重不满，绑架了哈迪总统办公

室主任阿瓦德（Ａｗａｄ Ａｈｍｅｄ ｂｉｎ Ｍｕｂａｒａｋ）。 同月 １９ 日，胡塞武装将拒绝让步的哈

迪及多名内阁部长软禁，哈迪被迫辞职。 随后，胡塞武装宣布解散议会，成立革命委

员会。⑥ 半个月后，哈迪在总统卫队的护送下逃离萨那，前往亚丁重新组建政府，公
开谴责胡塞武装颠覆政府的行为。 胡塞武装则继续南下，同哈迪政府军队、改革党、
“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及其部落支持者多线作战，最终夺取塔伊兹和亚丁。 至此，

·９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Ａｂｄｕｌ Ｇｈａｎｉ ａｌ⁃Ｉｒｙａｎｉ， “Ｆａｓｔ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Ｓｐｒｉｎｇ ｉｎ Ｙｅｍｅｎ，”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９，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ｒｇ ／ 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ｖｉｅｗ ／ ｆａｓｔ⁃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ｔｈｅ⁃ａｒａｂ⁃ｓｐｒｉｎｇ⁃ｉｎ⁃
ｙｅｍｅｎ，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Ｔｈｅ Ｈｏｕｔｈｉｓ： Ｆｒｏｍ Ｓａａｄａ ｔｏ Ｓａｎａａ，” ｐ． ８．
Ｍａｒｅｉｋｅ Ｔｒａｎｓｆｉｅｌｄ， “Ｃａｐｔｕｒｉｎｇ Ｓａｎａａ： Ｗｈｙ ｔｈｅ Ｈｏｕｔｈｉｓ Ｗｅｒ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ｉｎ Ｙｅｍｅｎ，” Ｍｕｆｔａｈ，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７，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ｍｕｆｔａｈ．ｏｒｇ ／ ｈｏｕｔｈｉｓ⁃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ｙｅｍｅｎ ／ ＃．Ｖｖ６Ｋ０ｘｉ０ａＸｕ，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Ｔｈｅ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Ｓａｂａ Ｎｅｗｓ Ａｇｅｎｃｙ，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２，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ａｂａｎｅｗｓ．ｎｅｔ ／ ｅｎ ／ ｎｅｗｓ３６９２０４．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也门新宪法草案延续了“全国对话会议”关于将也门划分为六个地区、实行联邦制、规定总统任期的

提议，胡塞武装则希望在也门实行南北分治的两地区联邦制。
“Ｓｈｉａ Ｒｅｂｅｌｓ Ｆｉｎａｌｉｚｅ Ｔａｋｅｏｖｅｒ ｏｆ Ｙｅｍｅｎ，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ｎｄ Ｍａｉｌ，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６，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ｈｅｇｌｏｂｅａｎｄｍａｉｌ．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 ／ ｙｅｍｅｎｓ⁃ｓｈｉａ⁃ｒｅｂｅｌｓ⁃ｆｉｎａｌｉｚｅ⁃ｃｏｕｐ⁃ｖｏｗ⁃ｔｏ⁃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
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２８２９４０１ ／ ？ ｃｍｐｉｄ＝ ｒｓｓ１，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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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武装及其盟友控制了也门主要城市。 哈迪、穆赫辛被迫逃往沙特，哈米德·艾

哈迈尔则前往土耳其避难。
胡塞武装即将攻下亚丁之际，沙特担心萨那和亚丁进一步落入了伊朗手中，使

伊朗及其地区代理人对沙特周边形成包围之势。 同年 ３ 月 ２７ 日，为加强对阿拉伯半

岛南部地区的控制，沙特联合埃及、阿联酋等 ９ 个阿拉伯国家发动了代号为“果断风

暴”的军事行动，对也门境内胡塞武装的目标实施空袭。 ５ 月，阿拉伯联军开始向也

门派遣地面部队，战局逐渐得到扭转，由沙特联军支持的也门亲政府武装先后夺回

亚丁、津吉巴尔（Ｚｉｎｊｉｂａｒ）、沙卜沃（Ｓｈａｂｗａ）等南部重镇。 ９ 月，联军在也门作战的地

面部队规模已超过 ８，０００ 人，哈迪返回亚丁。 此后，也门亲政府武装继续向北推进，
收复马里卜（Ｍａｒｉｂ）、焦夫等省大片领土，恢复对曼德海峡的控制，并于 ２０１６ 年初夺

回也门第三大城市塔伊兹，将战线推进至萨那—荷台达一线，双方遂形成对峙局面。
此后，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数次协商停火，但效果不彰。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初，萨利赫背

弃盟友胡塞武装而投靠沙特，导致胡塞—萨利赫阵营破裂，萨利赫在逃出萨那的路

上被胡塞武装打死，也门战场平衡再次被打破。 但胡塞武装的抗争之路仍在继续。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３ 日，阿卜杜·马利克·胡塞在其兄侯赛因·胡塞离世 １４ 周年纪

念日（伊斯兰历）之际发表电视讲话，再次强调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的冲突源于 １４
年前萨利赫的率先开火，胡塞武装争取伊斯兰正义道路的抗争终将成功。①

五、 结语

胡塞武装的兴起源于对也门政权在政治、经济、宗教领域压制正统宰德派强烈

不满以及应对萨拉菲主义在也门迅速发展的挑战。 宰德派通过政治和宗教等活动

扩大社会网络，以胡塞家族为代表的宰德派势力利用国内民众和萨达地区部落成员

对萨利赫当局的不满和反美、反以情绪进行抗争和提升影响力。
２００４～２０１０ 年在与也门当局长达六年的冲突中，胡塞武装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

验，扩展了势力范围。 “阿拉伯之春”发生后，胡塞武装同移交权力的萨利赫阵营结

成同盟，对抗新上台的哈迪政府。 胡塞武装借助军事扩张，攻占也门多个省区，边境

安全受到威胁的沙特组建阿拉伯联军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对也门境内胡塞武装进行军事

打击，由此形成了胡塞武装与联军支持的哈迪政府北南对峙的局面。

（责任编辑： 赵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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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Ｓａｙｙｉｄ ａｌ⁃Ｈｏｕｔｈｉ Ｓｐｅａｋ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ｎｎｉｖｅｒｓａｒｙ ｏｆ Ｈｕｓｓｅｉｎ ａｌ⁃Ｈｏｕｔｈｉｓ Ｍａｒｔｙｒｄｏｍ，” Ｙｅｍｅｎ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Ｗａｔｃｈ， Ａｐｒｉｌ １３，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ｙｅｍｅｎ⁃ｒｗ． ｏｒｇ ／ ２０１８ ／ ０４ ／ １３ ／ ｓａｙｙｉｄ⁃ａｌ⁃ｈｏｕｔｈｉ⁃ｓｐｅａｋｓ⁃ｏｎ⁃ｔｈｅ⁃ａｎｎｉｖｅｒｓａｒｙ⁃ｏｆ⁃ｈｕｓｓｅｉｎ⁃
ａｌ⁃ｈｏｕｔｈｉｓ⁃ｍａｒｔｙｒｄｏｍ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７ 日。


